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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金刚伴我同行
■张佳 文

伴随着炎炎夏日的高温，《变形
金刚5》来了。

从 2007 年《变形金刚》开始，大
荧幕里的“金刚”就已经变了。他
们更时尚，更花哨，多了无数的构
件 、精 致 的 棱 角 ，也 变 得 面 目 全
非。没有了以前方方正正的直线
条造型，也没有了那简单而怀旧的
气息。这与记忆中伴随我们童年
成长的变形金刚已经相去甚远。

记得第一次接触变形金刚是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我还在读
小学。有一天听小伙伴说新出的

《变形金刚》连环画很精彩，我心
痒痒的就想一睹为快。等到父亲
刚刚下班回家，我就缠着父亲带
我去买。父亲被我缠得没办法，
于是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三牌
楼的一个小书店，果然在醒目位
置 放 着 几 本《变 形 金 刚》彩 色 画
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一
块多一本。在那个一分钱恨不得
掰成两分钱花的时代，这真不便
宜。虽说只买一本，我也很知足
了，一连几天手不释卷，自己还忍
不住照葫芦画瓢画上几笔。人的
记忆真是奇妙，差不多三十年过
去了，这件事我居然还记得这样
清楚。父亲给我买的书已不知所
踪，我特意从旧书网上又淘了一
本。翻开书页，当年父亲骑车带
我去买书的那一幕场景仿佛就在
眼前，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后来，《变形金刚》动画开始

在电视上播出，成为那时我们最喜
欢的动画片，变形金刚玩具也开始
大量出现。记得山西路少年宫门
口有一个专卖店，虽说只是一个平
房，面积不大，里面却堆满了各式
各样大大小小的变形金刚玩具。
当年鼓楼食品大楼一楼曾经也出
售变形金刚。我记得那里有个“大
力神”放在橱窗里展示，惟妙惟肖，
和动画片里简直一模一样。每次
路过这家店，我都忍不住在柜台前
隔 着 橱 窗 观 摩 良 久 ，“ 相 看 两 不
厌”。只是那上百的价格实在令人
望而生畏。当时身边的小伙伴们，
能买个十几元的“挖地虎”玩就算
小康水平了，能买个七八十元的

“机器恐龙”家里绝对是中产阶层，
能舍得买个一百多元的“大力神”
玩具的土豪还闻所未闻。

求之不得，回到家里不免“寤
寐思服”。我记得曾忍不住和父亲

“谈判”，如果小升初考上了当时最
好的中学南师附中，就给我买一个

“大力神”。父亲问我多少钱，我说
一百多。父亲豪爽地答应了。从
小到大，父亲为我能有好成绩一向
是不惜砸锅卖铁。重赏之下必有
勇夫，有了这个奋斗目标，我的学
习一下子有了无尽的动力，比吃了
脑白金之类的保健品还要有效。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目标毕
竟一时难以实现。我就先给自己
定了一个小目标：先买一个便宜的
过过瘾。于是我省吃俭用，一毛一
块的攒零花钱，终于凑足了十八元
九角。那一天，带着这笔“巨款”，

我去少年宫旁的店里，在琳琅满目
的变形金刚里左挑右选，最终买了
一个“搅拌机”。虽然只是最便宜
的一款，但那却是童年的我一次难
忘的“血拼”。

我依然还记得这个“搅拌机”
的归宿。小学毕业那一天，父母
和我回学校查分，一个同学告诉
我我考上南师附中了。我不敢相
信，只是打赌说如果真的考上了
就有变形金刚。结果，那天班主
任崔老师高兴地把我父母拉到一
边，告诉他们我考了 194 分，那时
候 小 升 初 只 考 语 文 数 学 ，满 分
200。父母高兴极了，用他们那个
年代特有的词语形容我“放卫星”
了。我也喜不自禁，很爽快地把
自己心爱的“搅拌机”送给了那个
报喜的同学。而我最终也没有舍
得让父亲破费去买“大力神”。考
进名校不仅让父母，也足以让我沉
浸在幸福之中了。

如今，时代变了，我们每一个
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许多，
电脑、智能手机充斥着我们的生
活。当年风靡一时的变形金刚早
已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玉环飞
燕 皆 尘 土 ”。而在我们内心深处
难以割舍的，依然是对那曾经简单
的快乐、美好童年的回忆和对父母
的怀念。

光影人生

杨浦记忆

■ 刘翔 文

杨 浦 区 位 于 上 海 市 的 东 部 ，
上海的简称是“沪”，因而，上海人
只 要 说 起“ 沪 东 ”这 两 个 字 ，眼 前
必 定 马 上 会 浮 现 出 大 杨 浦 的“ 波
澜壮阔”。

作为从小就生活在沪东的杨浦
人，我是一直想有机会来说说阿拉
沪东那些事的。但是，我拿来说事
的沪东，并非是纯粹地理意义上那

“一望无垠”的沪东地区，而只是从
我个人生活的视角去“瞭望”坐落
在杨浦区的平凉路，并以“沪东”两
字冠名的那三幢堪称该区上世纪
地标性建筑——沪东工人文化宫、
沪东状元楼、沪东电影院。

沪东工人文化宫位于平凉路的
东面，它和周边的市百三店、杨浦
区图书馆、杨浦电影院、杨浦酒家
等组成了东部特色的文化、商业中
心。“沪东状元楼、沪东电影院位于
平凉路的西面的八埭头区域。它
们则和周边的和丰泰百货店、协泰
祥绸布店、宏大鞋帽店、同保康国
药号、大同南货店等一大批老字号
商店构成了西部特色的文化、商业
中心。一东一西，各领风骚，形成
了昔日沪东地域文化、商业中心的

“一带一路”。把曾经有着“杨浦南
京路”美誉的平凉路衬托得交相辉
映，并且以其自身的辉煌和荣耀与
平凉路这条大街一起见证了杨浦
发展的兴衰。

沪东工人文化宫坐落在平凉路
1500 号 ，上 海 人 通 常 都 简 称 其 东
宫。说起这个东宫，它的知名度说
不上在上海人中妇孺皆知吧，至少

也算得上是家喻户晓了。凡是出
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生活在杨浦、虹口一带沪东地区的
市民，对东宫都有着浓重的情结，
一句“走，到东宫白相去！”，是他们
八小时之外的口头禅。那时的上
海公共交通不发达，杨浦还属于上
海的“远郊”，杨浦的老百姓把到南
京路、淮海路等“上只角”繁华闹市
中心去购物、逛街都称之为“到上
海去”。

复旦大学大名鼎鼎的谭其骧、
贾植芳两位教授也在自己的日记
中，把从杨浦区到市区去写成“入
市”和“进城”。

“去上海”，对我来说，除了逢
年过节到南市区的外婆家外，其余
的 闲 暇 时 间 基 本 上 是“ 去 东 宫 ”。
因为如果到“大世界”、人民广场、
南京路、外滩等“上海”好白相的地
方去白相，要换乘两三辆公交车，
路上得折腾好几个小时，弄得人是
吃力煞。于是，“家门口”几乎天天
是锣鼓喧天、歌声嘹亮的东宫，也
就成了杨浦市民最喜欢去白相、去
轧闹猛的好地方。

工 人 文 化 宫 是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诞 生 的 新 生 事 物 ，新 中 国 首 任 上
海 市 市 长 陈 毅 指 示 ，要 将 其 办 成

“工人的学校与乐园”。沪东工人
文 化 宫 始 建 于 1956 年 ，1958 年 的
10 月 1 日正式落成对外开放。它
和 上 海 市 工 人 文 化 宫 、沪 西 工 人
文 化 宫 一 起 ，在 上 海 形 成 了 三 足
鼎 立 的 工 人 阶 级 娱 乐 文 化 乐 园 。
杨 浦 区 是 上 海 市 最 大 的 工 业 区 ，
大量的产业工人集聚在该区。在
广大工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十

分单调的那个年代，东宫的存在，
极大满足和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
化 生 活 ，给 他 们 辛 勤 劳 作 之 后 的
枯 燥 日 子 ，抹 上 了 一 层 多 姿 的 色
彩。因而，东宫在他们的心目中，
就是杨浦的“大世界”。

东宫虽然是一座工人文化宫，
但 并 非 只 有 工 人 才 可 以 进 去 游
玩。这座面向所有老百姓开放的

“杨浦大世界”，作为一名从小就生
活在杨浦的小鬼头，东宫的每一寸
土地上留下了我青春的足迹。记
得住在松花新村和长白新村时，我
正在读小学与中学，每逢星期天和
寒暑假，我独自一人或和同学一起
结伴到东宫去游玩。由于东宫位
于杨浦的上只角平凉路上，而我居
住的新村地处杨浦的边缘地带松
花江路、延吉路，两者相距大约五
六公里左右。因此，总感觉有点距
离“遥远”。其实，这点距离在今天
看来，真的不算什么，开车的话，只
要 路 上 不 堵 ，十 几 分 钟 就 可 以 到
了。乘坐公共汽车也就半个小时
左右。

可 是 ，在 上 世 纪 的 七 八 十 年
代，长白、延吉、控江等新村均还是

“都市里的村庄”，新村的周围都被
大批的农田、菜地所包围，有的新
村 直 接 就 和 浣 纱 浜 大 队 、长 白 大
队、控江大队等农业生产队相邻，
甚至还可以在路边看见养猪棚，绝
对属于“乡下”。

为 了 能 节 省 下 来 几 分 钱 公 共
汽车铜钿，作为自己的零用钱，我
和 小 伙 伴 们 结 伴 到 东 宫 去 白 相 ，
基 本 上 都 是 徒 步 走 着 去 的 ，然 后
再走回家。好在那时，年轻力壮，
血 气 方 刚 ，真 不 把 甩 开 脚 步 走 路
当 回 事 。 而 且 ，当 时 学 校 老 师 经
常教育我们要学习和发扬红军两
万 五 千 里 长 征 精 神 ，“ 苦 不 苦 ，想
想红军两万五。”在这种精神力量
的鼓舞下，偶尔真的是走不动了，
就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起毛主席的

那 首 七 律《长 征》中 的“ 红 军 不 怕
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著名
诗 句 来 激 励 自 己 。 很 多 时 候 ，我
在 用 伟 大 领 袖 的 诗 句 鼓 舞 之 余 ，
还 会 常 常 不 忘 骂 上 自 己 一 句“ 小
鬼 头 ，像 侬 连 走 路 这 种 苦 吃 不 起
的 人 ，长 大 以 后 怎 么 能 当 解 放
军”，而当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
是我儿时的梦想。

就 这 样 ，在 连 背 带 骂 的 状 态
下，我一边背诵，一边走，走啊走，
很快就走到东宫的大门了。回家
时，也是一边走，一边背诵，也很快
就走到家门口了。由此可见，精神
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啊！由此练就
的那副“铁脚板”，在接下来的全国
大中小学生中大规模开展的野营
拉练中，让我顿时有了走起路来疾
步如飞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或
许还有父母给我起的“刘翔”这个
名 字 在 暗 助 神 力 。 因 为 ，这 个 名
字，后来居然与世界上跨得最快的
飞人挂上了钩，呵呵！

那时的我，每个星期天或者寒
暑假，基本上都会沿着延吉路，走
到控江路，顺着隆昌路，穿过长阳
路，然后直奔沪东工人文化宫所在
地——平凉路。当年还很“农村”
的杨浦，四处飘浮着近郊春野的乡
土气息。为了节省时间，我经常会
抄近路，直接穿插在一些田埂上往
返于东宫。头顶碧蓝的天空，望着
眼前一望无垠的田野，绿茵茵的青
菜、黄橙橙的油菜花在微风的吹拂
下轻轻地摇曳着，仿佛陶醉在充满
诗 情 画 意 的 桃 花 源 里 。 走 着 ，走
着，也会兴高采烈地吟唱起那首脍
炙人口的台湾校园歌曲《赤足走在
田埂上》。唱着，唱着，也走到了东
宫的大门口。唱着，唱着，也回到
了家门口。

再 后 来 ，家 里 经 济 条 件 好 转
了，父母买了一辆自行车后，我便
骑自行车去东宫了。蹬着那辆崭
新的 18 型永久牌自行车，我得意

洋 洋 按 响 着 双 铃 ，“ 的 灵 灵 ，的 灵
灵”地一路飞驰在大街小巷。当骑
到隆昌路杨浦公园后门，遇到进出
公 园 的 人 群 时 ，我 马 上 就“ 人 来
疯 ”起 来 ，放 慢 车 速 ，故 意 猛 按 车
铃，引来无数路人的注目：“乖乖，
迭个小鬼头踏的是 18 型啊！”众人
流露出的羡慕、惊叹目光，大大地
满 足 了 一 个 少 年 的 虚 荣 与 轻 狂 。
那个年代的一辆 18 型的永久牌自
行车，相当于今天的一辆宝马或者
奔驰车啊！

到了东宫，我小心翼翼地把心
爱的自行车寄放在停车处，随后直
奔两楼的图书报刊阅览室。那时
东宫的阅览室真够大啊！几乎占
据了两楼的大半个楼面，我在里面
一坐就是半天。上世纪八十年代，
全市掀起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
热潮，《解放日报》《文汇报》均以
大 幅 版 面 刊 登 有 奖 知 识 竞 赛 答
题。为了从报刊图书中寻求答案，
东宫的图书阅览室经常是人满为
患。我亦夹杂在其中，不亦乐乎，
废 寝 忘 食 。 同 时 ，东 宫 举 办 的 文
学 、美 术 、摄 影 等 讲 座 ，也 深 深 地
吸引着我。我也不知道，那时的我
为何会对阅读如此迷恋，对知识如
此“ 贪 婪 ”，而 东 宫 的 阅 览 室 恰 恰
又为我的这种“贪婪”提供了广阔
的舞台。

1999 年 ，东 宫 进 行 了 全 面 改
造。2001 年 7 月，竣工开放后的新
东 宫 成 了 沪 东 地 区 的 一 个 新 地
标。随着东宫硬件设施的更新，其
软件也同步开始提升。这座曾经

“摇”出胡万春、毛炳甫、俞天白、程
乃珊、毛时安、罗达成、忻才良、刘
希涛、管新生等作家的“摇篮”，相
继成立了新东宫文艺创作中心、杨
浦区作家协会，依然孜孜不倦地为
杨浦文学艺术的繁荣摇啊摇。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东宫，
永远是我和我的上一代人心中的
文化圣地。

沪东工人文化宫
“沪东”那些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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